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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宰治 ＜＜黃金風景＞＞ 
 

莊 千慧‧李 雅婷  譯 

 

 

  海岸邊茂密濃綠的橡樹 在橡樹枝幹上纏繞黃金細鍊―普希金―1 

 

 

  我還是孩子的時候，不是個心地善良的孩子。我欺負家裡的女傭。我這個人，

就是討厭笨拙，就因為這樣，才會特別欺負笨拙的女傭。阿慶就是個笨拙的女傭。

就算只是削個蘋果，一邊削一邊不知在想些什麼，三番兩次停下手，每當這樣的

時候如果不嚴厲地喊聲喂，她就會一直一直地一手拿著蘋果，一手水果刀地發著

呆。讓人覺得她是不是腦子有什麼不夠
2
。 

    雖然我常常看到她在廚房什麼也不做，只是渙散地站著的樣子，但就算是孩

子，看到她那樣總會莫名地感到不愉快。對她投以喂，阿慶，一天可是很短的喔，

之類自以為是大人般的，現在回想起來都還會背脊發涼的無情話語，就算是這樣

還不夠，有次還叫來阿慶，讓她用剪刀從我的故事書剪下那書裡的閱兵典禮上聚

集了幾百人的軍隊，有騎馬的人，也有拿著旗子的人，還有拿著槍的人，我讓她

將軍隊們一個一個用剪刀剪下來，手不靈巧的阿慶，從早開始連午飯都沒吃一直

做到黃昏，才終於剪下了大概三十個人，而且不是把大將的鬍子剪下一半，就是

把拿槍士兵的手，剪得像熊掌一樣驚人地大，然後被我逐一謾罵，那時正值夏天，

阿慶是很會流汗的體質，被剪下的軍隊們，因為阿慶手上的汗水被弄得濕淋淋，

我一個忍不住，就踢了她。 

我明明應該是踢了她肩膀，阿慶卻按著右邊臉頰，突然地趴下，一邊哭著一

邊說到：「就連親生父母都沒有踩過我的臉。我一輩子都會記得」她用像呻吟般的

語調，斷斷續續地說著，因為她這樣所以我也不禁感到不耐煩。除了這些事之外，

我幾乎是把那當做天賦的使命一樣地虐待著阿慶。直到現在，多多少少地，我還

是沒辦法忍受不聰明又駑鈍的人。 

前年，我被趕出家門，一夜之間變得困頓，在街頭徘徊，在各處啜泣，過一

天算撐一天，因為稍有一點文彩，想說總算能用這個生活下去時，我居然生了病。 

因為大家的心意，那年夏天我在離千葉縣船橋町的泥海
3
很近的地方租了間小房子，

自己煮飯休養生息，每天晚上，都流著像是可以扭轉出睡衣汗水般的盜汗，但就 

算是這樣我還是得工作，只有每天早晨的一瓶牛奶，就只是那一瓶牛奶，便很奇

妙地讓我感受到活著的喜悅，即便只是庭院一隅的夾竹桃開了花，那綻放在我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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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就像是熾烈燃燒的火燄一般，我的頭腦就是如此地疼痛疲憊。 

就在那時候，來做戶口普查的四十歲左右，瘦小的巡警在我家的玄關，看著

名冊上的我的名字，然後對照著我肆無忌憚亂長著鬍子的雙臉，一邊比對著，一

邊說喔，您就是那個……家的少爺對吧？那個巡警的口音，有著很強烈的鄉音，

於是我就毫不客氣的回說「是的」。「請問您哪位？」 

巡警努力在瘦削臉頰上做出不自然的笑容，「沒有啦。不過果然是這樣啊。您

大概不記得了，不過大概二十年前左右，我在Ｋ駕過馬車」 

所謂的Ｋ，是我出生的村莊的名字。 

「就像您看到的」我不帶笑容地回答。「現在的我完全今非昔比」 

「才不會呢」巡警笑得更開心並一邊說到，「如果變成了寫小說的人的話，這

可是了不起的成功呢」 

我苦笑了。 

「話說回來」巡警稍微降低了聲量，「阿慶還在說著您的逸事」 

「ㄚ ㄑ一ㄥˋ？」一時間我沒辦法理解。 

「阿慶啊。您忘了吧。在您府上當過女傭的――」 

我想起來了。讓人忍不住啊地叫出來，我蹲在玄關入口，低著頭，點點滴滴

想起二十年前，我對某個駑鈍女傭所做的壞事，幾乎無地自容
4
。 

「她現在幸福嗎？」突然抬起頭來問了這樣沒頭緒問題的我的臉上，浮現了

現在回憶起來就如同像是寫著罪人，被告等字般的卑屈笑容。 

「嗯，啊，總算是」巡警爽朗地，率直地回答，巡警用手帕拭去額頭的汗水， 

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下次我帶她們來，慎重地向您道個謝如何？」 

我就像是要飛上天般地嚇到了。啊不，不，那實在是，我很嚴正地拒絕，全

身被難以名狀的恥辱感所包覆著。 

即便如此，那巡警還是很爽朗。 

「孩子啊已經，您知道嗎，在這裡的車站上班了喔，我是說老大。孩子的順序是

男孩，女孩，女孩，最小的八歲今年上小學。總算可以鬆口氣了。阿慶也很辛苦。

不過怎麼說呢，您知道的，在您府上那樣的名門裡學過規矩的人，總是在有些地

方，就是跟別人不一樣。」巡警有點紅了臉笑著，「多虧了您。阿慶啊，總是說著

您的逸事呢。下次公休的時候，我一定帶她一起來向您道謝。」他的表情突然變

得認真，「那，今天就先到此為止。請您保重。」 

在那之後，過了三天，與其說為了工作，我更擔憂於金錢，所以在家裡待不

住，拿著竹拐杖，想去看海，突然玄關的門開了，外面站了三個人，穿著夏季和

服的父母，紅色洋裝的女孩，她們像畫一般地並排站著。是阿慶一家人。 

我發出了連自己都嚇一跳的超大聲怒吼。 

「妳們來了！？今天，我現在有事不得不出門。雖然很抱歉，但請妳們改天

再來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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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慶成了一位優雅的中年太太。八歲的那個孩子有著和女傭時代的阿慶相似

的臉龐，用遲鈍呆滯的眼神抬頭看著我。我感到很哀傷，在阿慶還沒說出下一句

話之前，像是逃跑般地飛奔到了海邊。我用竹拐杖一陣陣撥開海邊的雜草，一次

也沒回頭看，用又氣又惱般慌亂粗暴的腳步，總而言之沿著海岸朝著街上的方向，

一直線地走著。我究竟在街上都做了些什麼呢？我只是無謂地抬頭看看活動小屋

的看板，或是直盯著和服店的櫥窗瞧，然後嘖嘖咂嘴，聽見心裡某個角落呢喃著

我輸了，我輸了的聲音。心想這可不行啊，於是我激烈地顫動著身體，再次邁出

步伐，大概這樣又過了三十分鐘左右吧，我再度轉身朝家的方向前進。 

走到海岸邊，我停住了腳步。瞧！前方有幅和平畫像。阿慶母子三人悠閒地

往海裡丟石頭，嘻戲歡笑。 

嬉戲聲都傳到這邊來了。 

「那位先生」巡警用力丟著石頭說 

「好像是頭腦很好的人對吧。那個人，以後會成為偉大的人哦。」 

「是吧！是吧！」是阿慶充滿驕傲的高聲。 

「那位先生從小就與眾不同。 

就算是對比自己身分低下的人也會親切地應對。」 

我就站在原地哭了出來。 

強烈的激動變成了眼淚全部暢快地流逝而去 

我輸了。這是好事。不這樣的話不行。他們的勝利，也給了我的重新出發一

道光芒。 

 

 

 

 

 

 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注 

 
1普希金原詩的出處不明。此處的詩句應為作者太宰治改編自創。 

 
2 「腦子有什麼不夠」乃日文直譯。這樣的表現法是比喻人的智商有所不足。現今

此種帶歧視性的表現已不被使用。 

 
3千葉縣船橋町的泥海在太宰治的另一部作品『人間失格』中亦被提及過。所謂的

泥海指的是混濁不透明的海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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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原文的場景是在日式房子裡。主人公「我」是蹲在房間地板與玄關脫鞋處之間的

單階樓梯之上。 

 

13




